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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明清时期黔东土司区“土贡”与环境的适应
＊

张坤美

(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明清时期，中央王朝于贵州东部多置土司，当地土司向朝廷进贡形态各异的土特产品。为保障各
类土贡产品的稳定产出，各土司区形成了一整套土产护理制度与技术，达到“土贡”产出与自然环境、人文
环境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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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daptation of“Local Contribution”to the Environment in Chieftain
Areas of East Guizhou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ZHANG Kun-mei
( College of Humanities，Guizhou University，Guiyang，Guizhou，550025)

Abstrac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the central government set up chieftain systems in east
Guizhou，where the local chieftains sent various local products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s tribute． To guarantee
the stable output of the native products，every chieftain area established a set of systematic protection regulations
and technology for the local products，which was in line with the adaptation of“local contribution”to natural envi-
ronment and human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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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ation

黔东地区，范围涉及今铜仁市、黔东南苗族侗
族自治州全境及其毗邻地带。明清时期，这一地
域多置土司，各土司多向朝廷进贡土特产品。万
历《铜仁府志》载:“本府额贡硃砂、水银、黄蜡，各
县、司不等，各县、司每岁赴布政司请勘合解京黄
蜡。进贡用库，水银进十库，硃砂进承运库。”［1］

乾隆《贵州通志》载:石阡府所贡“硃砂、水银、铁，
俱出府属各土司地”，思州府所贡“硃砂旧出施溪
司，铅出都坪司”［2］等。经笔者查阅，发现涉及黔
东土司“土贡”文献较多，已引起学者关注，研究

重点集中于土司制度、民族关系等领域。涉及黔

东土司土贡与环境适应的研究成果鲜见，目前与

之相关的成果有《论元明清时期土司区贡赋与环

境的兼容———以贵州及其毗邻地带为中心》［3］、

《土司制度与民族生态环境之研究》［4］等。为深

入探讨此题域，服务当前各地区生态产品的开发

研究，本文拟以明清时期黔东土司土贡类型为切

入点，展开对“土贡”与当地环境适应诸问题探

讨，以求教学界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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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清时期黔东土司“土贡”
概况

土贡，即“贡方物”，指历史时期各地方少数
民族政权向中央王朝进贡土特产品。《明实录》
卷二云:“古者土贡随地所产，不强其所无。”明清
时期，黔东多置土司，如镇远府所辖之偏桥司，思

州府所辖之都坪司、黄道司、施溪司、都素司，思南
府所辖之水德司、蛮夷司、沿河司、郎溪司，石阡府
所辖之石阡司、龙泉司、苗民司、葛彰司，铜仁府所
辖之乌罗司、提溪司、平头司等。以上土司区地理
环境多样，气候温暖湿润，资源丰富，为土贡提供

了可能。查阅典籍，发现明清时期黔东土司向朝
廷进贡之土贡品主要有黄蜡、马匹、茶叶、木材、矿
产品等，以下依此为序，进行分析。
(一)黄蜡

黄蜡，又称蜂蜡，是蜂群内适龄工蜂腹部四对

蜡腺分泌的一种脂肪性物质，因呈黄色，故名。明
清时期，黔东土司区自然条件好，蜜源植物丰富，

甚适宜蜂群生息，所产黄蜡量大、质优，是土司朝
贡的土贡品之一。据嘉靖《贵州通志》载: 思南府
“岁解黄蜡九百六十斤零二两，其中水德江司三

百二十九斤八两;蛮夷司一百八十九斤;沿河司八

十三斤十二两; 朗溪司十四斤”; 石阡府“岁解黄
蜡三百五十斤，其中石阡司一百三斤十四两;龙泉

司一百六十七斤四两;苗民司七十一斤十二两;葛

彰司七斤三两”;铜仁府“岁解黄蜡一百八十四斤
四两，其中铜仁司三十五斤八两; 提溪司五十三

斤;乌罗司五十七斤十二两; 平坝司三十斤”［5］。
万历《贵州通志》载: 思州府“贡额岁解黄蜡六十
三斤，其中都坪司四十六斤、黄道司六斤半、施溪
司四斤半、都素司六斤，每三年一次类解”，偏桥
司“每年额贡黄蜡一十二斤十二两”［6］。由此可
窥知，黔东土司进贡时间不一，有三年一贡、一年
一贡，额量几斤、几十斤、上百斤不等。额量多少，
无硬性规定，只与各土司实际地理环境相关，如石

阡府之龙泉司每岁贡黄蜡一百六十七斤六两，而

思州府之施溪司则仅岁解黄蜡四斤半。
(二)马匹

黔东土司区所产马匹为典型的西南山地马，

属我国南方蛮马系列。此类马种体格矮小、体质
结实，以耐力强著称，常用于驮运、乘骑，极适宜西南
之地理环境，是明清时期黔东土司的主要贡品之一。
现仅以洪武、永乐二朝贡马为例，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 《明实录》载黔东土司贡马例举

时间 进贡人 内容 文献出处

洪武二年六月丁卯 思州土官田弘正遣万户张思温 贡马及方物 《太祖洪武实录》卷四十二
洪武三年二月乙酉 思南宣慰使田仁智遣都事李懋 贡马 《太祖洪武实录》卷四十九
洪武九年八月庚戌 思南宣慰使田仁智 贡马及方物 《太祖洪武实录》一百零八
洪武十一年十一月庚午 思南宣慰使田大雅 献方物、良马 《太祖洪武实录》卷一二一
洪武十九年六月丁亥 思南宣慰司宣慰使田大雅 贡马十二匹 《太祖洪武实录》卷一百七十八
洪武二十一年八月戊辰 思州宣慰使田琛遣其弟琦 贡马 《太祖洪武实录》卷一百九十三
永乐五年正月壬戌 思南宣慰使田宗鼎 贡马 《太宗永乐实录》卷四十七
永乐六年正月戊寅 思州宣慰使田宗鼎遣镇抚柳原芳 贡马及方物 《太宗永乐实录》卷五十五

永乐十五年五月丙午
思南故宣慰使田大雅母杨氏，

率官属六十五人
贡马及方物 《太宗永乐实录》卷八十三

另外，《明史》载“洪武二十年，(镇远) 土官赵士
能来朝，贡马”［7］，嘉靖《贵州通志》云“凯里宣抚司，
三年贡朝觐善马一匹”［5］，万历《黔记》云“凯里安抚
司，三年一贡，马四匹”［8］等，可见，贡马已成各土司
履行职务的重要一环。需注意的是，黔东地区为云
贵高原向湘西丘陵的过渡地带，多高山河谷微型草

场，优质草料甚多，能够发展一定规模的畜牧业。
(三)茶叶

黔东出优质茶，早为外人所知。( 唐) 陆羽的
《茶经》曾云: 茶生“思州、夷州，往往得之，其味极

佳”［9］，北宋《太平寰宇记》载:“思州以茶为土贡。”
时至明清，黔东地区洞茶、思州茶仍为土贡。《明实
录》载:洪武五年十一月辛酉，“思州土官田弘正率其
所部蛮夷长官来朝，贡方物”［10］，永乐二年四月甲
午，“思南宣慰使田大雅与其祖母来朝，贡方物”［11］，
“方物”，即本地土产，历史上思州、思南土司区盛产
茶，贡方物很大可能包括贡茶在内。弘治《贵州图经
新志》载:黎平府所贡“洞茶，叶大而味美”［12］，乾隆
《贵州通志》云:镇远府产“山茶”，思南府产“茶，务
川出者，名高树茶;蛮夷司鹦鹉溪出者，名晏茶，色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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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佳”［2］。需注意的是，以上诸府为永乐年间对思
州、思南土司改土归流后所设，仍保留有土司，如材
料提及“蛮夷司”，即明清时期的“西山蛮夷长官司”，
治所旧址在今思南县境，统辖区域包括今梵净山一

带。该处所产茶叶称“晏茶”，树高数寻，采摘茶叶皆
需攀爬，此种采茶方式恰好能与当地环境相适应。
(四)木材

黔东土司区产优质木材，主要有楠、杉、樟、紫檀
等，是重要的土贡品之一，谓之“皇木”。《明实录》
载:“免贵州思南、铜仁八府正官来朝，以采运大木故
也”［13］，“以采木，免贵州思州、铜仁、镇远、黎平、都
匀五府各正官来朝。”［14］可知明廷曾多次因“采运大
木”事宜，免黔东正官、土司等吏目来朝。弘治《贵州
图经新志》载:“杉木河，在偏桥司北，流入氵舞水郡，
产杉木皆浮出于此。”［15］嘉靖《贵州通志》云:“思南
府，产楠木;黎平府，产官音柳、紫檀木。”［16］以上诸优
质木材产地，皆为各府所辖之土司区，故先由土司采

伐，再由各府正官送交朝廷，而朝廷常以免除各府、
司、县正官来朝之策督促各土司加紧采办木材。
随着明朝廷大兴土木，对木材需求增多，进贡木

材逐渐成为黔东土司的重大负担，局部地区出现生

态环境变迁。《明实录》载:“频年以来，征敛无艺。
土地所产者，既疲于额外之供，所不产者，复困于赔

纳之苦。”［17］道光《铜仁府志》云:“楠木，万山深山
中，今已伐尽;杉木，旧产山间，今已伐尽。”［18］宣统
《贵州地理志》载:“松、柏、枫、杉，旧产铜仁，后斩伐
已尽;楠，旧产铜仁等地，后斩伐已尽。”［19］但为保证
皇木的正常产出，朝廷、官府与土司制定了一系列的
规章条例，各民族总结形成了一整套本土技术，均为

皇木的产出提供了保障，做到了黔东地区森林环境

与皇木采办之适应，详情见下文“土贡与人文环境”
部分。
(五)矿产品

黔东土司区的硃砂、水银、铅、铁等矿产资源丰
富，亦是重要的土贡品之一。有明一代，黔东各司多
次朝贡矿产品，额量依据各区实际而定。《明实录》
载:“洪武二十年十二月庚戌，思南宣慰使田大雅来
朝，贡马及水银。”［20］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载:思州
府出产“铅、硃砂、水银，其中水银出自施秉司、黄道
司”［21］，嘉靖《贵州通志》云:思南府进贡“水银一百
九十七斤八两，其中，水德司四斤，蛮夷司三斤”［5］，
万历《黔记》载:“铜仁府进贡水银二十九斤八两，均
由万山司出;硃砂一十六斤八两，其中省溪司一十一

斤，万山司五斤八两。”［8］由此可知，黔东各府所辖土

司额贡水银、硃砂上百斤、几十斤、几斤不等。如:思
南府进贡水银一百九十七斤八两;水德司与蛮夷司

仅合出七斤;铜仁府进贡水银二十九斤八两，因万山

司特产水银，则均由万山司出。时至清朝，矿产品依
旧是主要贡品，宣统《贵州地理志》云:所贡“黑铅，产
自都匀府东冲，清平县凯里香炉山，思州府都坪

司”［19］。由上可知，各土司区依实际而定的矿产额
量，不会对当地环境造成负担，亦不会逼迫土司做出

破坏之行为。
(六)其他

明清时期，黔东土司之土贡产品，除黄蜡、马匹、
茶、木材外，还有土锦。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载:黎
平府所贡“土锦，诸司出”［12］，万历《铜仁府志》载:
“府属六县、司，夏税洞蛮麻布二百五十九条一丈五
尺。”［1］乾隆《贵州通志》载:“黎平府，产洞锦，出曹滴
司，甲于他郡; 皮布，出土司地方，苗人采树皮所

织。”［2］此外，还有茯苓、木耳、桐油等，应是黔东土司
贡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黔东土司区土贡品类丰富，为保证土贡稳

定产出，各土司十分注重土贡与环境之适应，总结形

成了一整套土贡管护制度与技术，使土贡与当地环

境相适应，达成了经济发展与环境维护的双赢，故探

讨土贡与环境的适应显得尤为重要。

二、土贡与环境的适应
如前文所言，土贡“随地所产”，“地”即出产地，

涉及当地之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土贡与环境相适
应，是黔东土司区土贡稳定产出的根本因素。以下
拟从土贡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适应展开分析。
(一)土贡与自然环境

黔东土司区，地处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过渡地

带，地貌以中低山丘陵为主，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

温暖湿润。境内清水江、氵舞阳河、都柳江等江河纵
横，此类地理环境，甚适宜蜜源植物生长繁衍，具体

情况见表 2:

表 2 明清文献载黔东土司区蜜源植物例举
资料来源 类别 蜜源植物名

嘉靖《思南府
志》卷三《土
产》，嘉靖十六
年刻本。

竹木 黄杨、白杨、黄连、黄心、杉等。
果品 梅、柑、橘、栗、枣、梨、桃等。
谷品 豌豆、豇豆、小豆、黄豆、苦荞等。
花品 芍药、海棠、百合、鸡冠、山茶等。

康熙《思州府
志》卷四《赋
役》，康熙六十
一 年 增 补
刻本。

竹木 桧、松、柏、柳、楸、槐、枫等。
果品 橙、柚、杏、枇杷、樱桃等。
谷品 早谷、晚谷、豆等。
花品 牡丹、芙蓉、向日葵、蔷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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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可知，明清时期，黔东土司区蜜源植物以
竹木、果类、谷物、花卉为主，种类丰富。光绪《黎平
府志》曾云:“核桃，三月开花;油桐树，二三月开花;
梧桐，四月开花;茶树，上年冬季开白花。”［22］可以窥
知，黔东地区蜜源植物花期分布均匀，这能保证蜜源

全年不中断，为黄蜡的产出奠定基础。
另外，杉木、楠木、茶叶等贡品的产出，对自然条

件要求颇高。杉木生长最宜年平均气温 16 －19℃，
最低气温 － 9℃以上，年平均降水量 1300 － 1800 毫
米，较喜光，极适宜黄壤、黄棕壤、红壤;楠木多杂生
于海拔 1500米以下的阔叶林中，喜爱温暖湿润气候
和肥沃、湿润、排水良好的中性或酸性土壤，一般于
山谷、山洼及河边台地生长更佳;茶树优生，要求气
温 20 －25℃，降水量 1000 毫米以上，海拔低于 1000
米，坡度不超过 30度，喜光耐阴，适合在漫射光下生
育。黔东地区气候适宜，地质地貌独特，地形复杂，
土壤类型丰富，河流交错，易形成各种小气候环境。
这样的自然条件正好适宜杉木、楠木、茶树等树种的
生长繁衍，保证了优质杉、楠、茶叶的顺利产出。
此外，黔东土司区山间、河谷杂有微型草地，牧

草种类十分丰富，是发展畜牧业的理想牧场。如梵
净山，佛顶山中山、中高山区的山顶部植被类型多为
灌丛和草坡;境内之都柳江、清水江及氵舞阳河的干
流沿岸主要分布草丛草地;雷公山脉、武陵山脉一带
以灌木草丛为主;黔东地区之中部、西南部以疏林草
丛草地为主;另外，零星草地、田坎草地则分布于区
域内各处。这类草场规模小、数量多，牧草品类丰
富，成熟周期交错，保证了牲畜一年所需之牧草。如
所养殖之马匹，虽数量不多，但持续性强，客观上为

贡马的稳定产出提供了保障。需要注意的是，黔东
地区还是震旦系地层的主要分布地，地层发育良好，

沉积类型多样，诸如汞、金、钨等矿产蕴藏丰富，这保
障了黔东土司区汞矿、硃砂、水银等土贡品之源头。
总之，土司选择土特产品，无“强其所无”之举，

均与当地自然环境相适应。但为保证土贡品的稳定
产出，还必须有一定的制度与技术保障，使土贡与人

文环境相适应。
(二)土贡与人文环境

黔东土司“土贡”的稳定产出，除与当地自然环
境相适应外，还与朝廷参与管理及各族居民之努力

紧密相连，主要体现在制度保障与技术支撑两方面。
1．土贡与制度环境
明清时期，黔东地区土司林立、多族聚居，为维

护地方稳定，形成了朝廷统筹大局、官府监管土司、

土司治理土民、土民进行生产的多重制度。这客观
上为土司土贡建立了制度屏障，保证了土贡的持续

产出。自雍正朝开辟黔东“新疆六厅”以后，朝廷于
此推行了一系列“苗疆禁令”，如乾隆三年，张广泗
云:“妄行越界侵占苗人田土、山场，或砍伐苗人竹
木，若不严行查禁，将来互行结控，势所不免。嗣后
如有屯户人等敢于划定界址之外，侵占苗人田土、山
场，并砍伐苗人竹木，或被苗人首告，或经该管卫弁

查出，定将该屯均照盗耕种他人田者计亩论罪，强者

加一等律治罪，仍追所得花利给主，革除屯军，递回

原籍安插。”［23］乾隆十五年贵州巡抚爱必达云:“汉
人在旧疆苗地住久，固有房产、素行良善者，饬土司、
土目等于年底查造烟户民数时附造入册，仍毋许招

留册外之人，其归化未久与新疆一带各苗寨，今地方

官稽查，不得听汉人置产，亦不许潜处其地”［24］等。
这在客观上保护了各苗疆地区环境与文化之完整

性，为众土司土贡品的产出建立了一道官方屏障。
此外，当时官府对土司亦有很大的管辖权，在清水江

文书中多有体现，如《清水江文书第一辑》收录有一
份清乾隆年间的“贵州黎平府告示”载:

贵州黎平府正堂加五级纪录十五博，为严

行封禁，以靖地方事，照得靖属民人杨正举等具

报，龙里司属婆洞等寨池名乌斗溪产有银矿，禀

请开采一案，业经本府札饬龙里司前往查看，兹

据该土司申报前来，随经本府核批，据详该处盗

采已横进五尺余，直下二丈余，已非一日之功，

该土司何得诿为不知。既经查有棚舍并盗采肖
名魁等，自必设有炉产器具，即拿解何以仍听棲

止，殊属不合，仰即选择干练亏兵协同来役客拿

肖名魁、蒋才佐、林万达、周兴朝、杨正举等到案
亲讯，如有一名纵脱，惟该土司是问，此缴等因

批示在案。查乌斗溪地方周围俱系苗寨，丛山
峻岭，奸宄易藏，除将周兴朝等责惩外，合行出

示晓谕严行封禁。为此示仰龙里司属婆洞等寨
民、苗人等知悉，即将私挖之洞口填塞，毋许本
地人民勾通外省奸民潜至乌斗溪私开、私挖。
如有不法之徒潜往盗挖，尔等各寨头人即行禀

报，以凭严拿究治。尔等亦不得附和私开，如敢
故违或经访问或被禀报，一并按例究办，决不姑

宽。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右仰通知

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九日示

发加池寨实贴晓谕［25］

材料中的“龙里司”，即龙里蛮夷长官司，明洪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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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置，原属思州宣慰统辖，司治在今锦屏县东南隆

里乡龙里司村。清代时辖有文斗、高表、岩湾等五十
寨，系今锦屏境内六个长官司中地域最大者。该土
司辖地矿产资源丰富，盛产银矿。由上可知，土司区
矿产为国家资源，严禁私采，凡开采事宜土司须受命

于官府，否则土民可直接向官府举报，因此龙里司

“杨正举等具报，龙里司属婆洞等寨产有银矿，禀请
开采”。官府便派龙里司前往查看，因“盗采已横进
五尺余，直下二丈余”，官府怪罪于龙里司，并令其捉
拿“肖名魁等到案亲讯，如有纵脱，惟该土司是问”。
同时，官府晓谕凡遇“私开、私挖、盗挖者，各寨头人
即行禀报，以凭严拿究治”。从整个案件来看，土司
实属朝廷统属之地方官员，朝廷对土司辖区的资源

有明确的管理权，这无形中为黔东土司矿产贡品的

稳定产出提供了制度保障。
正因土司区各类土贡品有官府监管，若出现问

题，各土司不能脱干系，故土司为保证土贡完纳，制

定管理条例，以保证土贡的产出。万历《贵州通志》
载:黔东思州府之都坪司“上、下住溪山，治西三十
里，产佳木，可供国用，例有封禁，不得砍伐”［26］，清
《肇域志》亦载:思州府辖都坪峩异溪蛮夷长官司地，
其“上、下住溪山，在治西三十里，产木，可供国用，封
禁不得砍伐”［27］。文中的都坪司( 都坪峩异蛮夷长
官司) ，司治在今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城，

该地盛产优质楠、杉，为皇木产地之一，故材料中称
其为“产佳木，可供国用”。“例”即维护皇木稳定产
出的封禁条例，管理条例一旦制定施行就具有权威

性与强制性。
另外，土司还可委任各寨头人进行日常管理，允

许各族运用自己的习惯法加以约束。如苗族之“议
榔”、侗族之“侗款”等，“议榔”理词云“议榔育山林，
议榔不烧山;大家不要砍树，人人不要烧山;哪个起

歪心，我们就罚他十二两银”［28］等。此外，在各村寨
之桥头、寨门等处还立有镌刻着禁忌、寨规诸内容的
石碑，每个村寨都流传着极具约束性的传说、故事
等。此类习惯法及乡规民约的传承延续，对维护黔
东土司区的生态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土贡的产

出提供了基层制度保障。
2．土贡与技术环境
除多重制度保障外，土贡的产出还与当地人掌

握的本土技术有关。黔东土民在林木培育、产品加
工及矿藏开采等方面已有成熟的技术。明初，黔东
土司进贡种类丰富，明永乐年间后，该区域的优质木

材变成“皇木”，成为黔东地区土司进贡的主要贡品。

为保证“皇木”的稳定生产，土民对优质木材的选种、
育苗、移植、管护等已总结形成了一整套技术。如万
历年间，位处锦屏龙里司境“居中仰者咸移附居，开
坎砌田，挖山栽杉”，可见，当时已经有了栽培杉木的
技术。另据清水江文书显示，清代黔东土司区对“栽
杉种粟”之杉木培育技术运用已十分普遍，如《清水
江文书》收录有今锦屏龙里司所辖文斗、加池诸寨之
文书《龙光星、龙光渭兄弟佃地栽杉种粟字》《姜华德
等佃种山栽杉种粟字》《舒昌麒佃栽杉种粟字》［29］

等。可知，有清一代，黔东地区“栽杉种粟”的培育技
术应用广泛。另有光绪《黎平府志》云:“种杉之地必
预种麦及包谷一二年，以松土性，欲其易植也。”［22］

黔东地区雨量充沛，土壤粘性较重，易潮湿板结，丧

失通透性，导致杉苗枯死。而间种粟、高粱、麦子等
根系发达的农作物，可有效疏松土壤，确保杉木成

材。由上可知，当时林木培育技术已较为成熟。
此外，矿产土贡的开采加工亦有成熟的技术。

就采集“硃砂”言，(宋)朱辅《溪蛮丛笑》载:“石之不
碎，附着其上者，名砂床”，“辰砂最良，砂自折二，至
折十，皆颗块。佳者为箭镞，结不实者为肺砂，碎则
有趢趗，末则有药砂，砂出万山之崖为最，仡佬以火

攻取。”［30］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载，思南府辖地“蛮
僚杂居，以采砂为业，土人以皮为帽，悬灯于额，入坑

采砂，经宿方出。其良者如芙蓉、箭镞，生白石上者
为砂，床碎小者，末之以烧水银为银硃”［31］。黔东土
司区的硃砂开采使用“火攻法”，即先用大火把岩层
烧得滚烫，迅速浇冷水，冷热交加致使岩石自然炸

裂，加快开采进度。砂床碎小者“末之以烧”便可提
炼出水银，对辰砂自折二，至折十，皆颗块的物理特

性及箭镞、肺砂、趢趗、药砂的分类已有清晰认识。
这种方式，依靠人力，产量不高，矿产进贡量依产出

而定，不会对当地自然环境造成负担。
另外，黔东地区采茶方法独特，梵净山一带出产

贡品高树茶，属乔木型大茶树，树高 5 －6米，多生长
于深山之中，可使用周期长。每到采茶季，茶农直接
攀爬上树进行采摘，对于采茶的时间、挑选与管护，
都有成熟的技术。此贡茶不仅没有挤占当地之农耕
用地，还能增加森林覆盖率。总之，明清时期，黔东
土司对土贡的选择与本土技术相互适应，民间的成

熟技术不仅能保证木材、矿产品、茶叶等土贡品的产
出，还能维护当地环境的稳定。

三、余论
明清时期，黔东土司区以优质木材、黄蜡、马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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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等为土贡品。为保证土贡稳定出产，必须使土
贡与当地环境相适应，故形成了一系列管理机制及

民间本土技术。因此，当下探讨土贡与其保障机制，
对开发贵州之生态产品大有裨益，故以下几方面应

该引起政府与学界重视:第一，贵州多山地，长期以

来，各族居民在经营山地进程中形成了多业态的山

地经济模式，做到了经济开发与环境相适应，而黔东

地区丰富的土特产品就是其体现之一，因此要维护

山地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就应改变单一的经

济发展模式，加强对“山地资源”的挖掘，形成一个丰
富化、多业态的经济发展模式;第二，历史上，黔东各
土司能顺利交纳“土贡”，得益于多层级的管理机制
及乡规民约的多重保障，在当下应该对其加以挖掘

与利用，以期达到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兼容;第三，黔

东各土司居民，在经营土贡过程中，形成的民间本土

技术，饱含着各族人们的智慧，是长期生活生产经验

的总结，能够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寻求到一

个平衡点，其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去学习与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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